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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人问我，你主动放弃军区医院的优越

环境，到高原吃了那么多苦，牺牲了那么多，后悔

吗？我当时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如果今生有

机会重新选择，我不一定会选择高原。因为高原

的日子太苦了。追求幸福是人之本能。放弃安

稳舒适的甜日子，追求痛苦艰辛的苦日子，我可

能做不到。但对今生的选择我从不后悔。过后，

我反复问自己，是为了媒体宣传的需要，还是为

了表现自己的高尚，才说出了“不后悔”的话。

但无论问自己多少次，心底的答案依然明确，我

确实不曾为今生的选择后悔。为什么？我一遍

遍问自己，却始终找不到答案。

15 年前，在军区医院工作的我主动要求调

到人称“生命禁区”的喀喇昆仑山腹地工作。没

有一个人理解我的选择，只有善意的劝阻和非

善意的冷嘲热讽。但那时我的态度却极为坚

决。走进高原源于充满青春激情的我有着满腔

报国的热情。常常聆听高原边防军人的先进事

迹，对这样一个令自己敬仰的群体，我非常希望

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并为他们做他们急需的

心理疏导工作。走进高原源于对戍守喀喇昆仑

山腹地丈夫的思念，结婚数年，一直在苦苦期盼

中度过。一年见面的时间常常不足一月，平时

不但电话打不通，就是信件也常常是数月半载才

能收到一次。从每次收到的一大包信件中，我读

到了丈夫深情。新婚别离常年抑郁，一向体健的

我先做了肝叶切除术，又患了绒癌。历经生死劫

难后我突然想到，如果自己不治而亡，我甚至还

没有来得及和自己深爱的人真正享受过相依相

伴的甜蜜。追随丈夫到高原，爱人相伴哪怕日子

再苦也会是甜的。走进高原，也源于对高原的无

知。高原的故事早已听了许多，高原的苦也似乎

耳熟能详。高海拔、寒冷、缺氧，会头痛，等等。

但直到走到首长面前坚决要求到高原守防的那

一刻，我其实还没有在高原生活过一天，甚至从

没有到过高原。和所有没有到过高原、只听说过

高原的人一样，所有关于高原的描述对我而言都

只不过是一个个形容词而已。我更没有想到的

是，自己安稳的人生将从此彻底改变。

第一次走进喀喇昆仑山，是 20 世纪末。那

时的 219国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仅仅是显示于

地图上的一个标示。尤其是在洪流激荡的暖

季，洪水从陡峭的山崖直冲而下，泻入喀喇喀

什河，沿山谷推出的简易公路瞬间面目全非。

数不清的山石散落山谷，小者如面盆，大者比站

立的人还高。不知是被山洪裹挟至此，还是因山

洪冲刷而从山体剥离翻滚至此。深绿色的越野

车如同一只小小的甲虫，在巨石间步履蹒跚，缓

缓蠕动。那一天，我经历了数十年从未经历，也

从未目睹，甚至从未听闻的艰险。那一天，颠簸

跋涉了 16个小时。到三十里营房时，不知道是因

为疲惫还是高原反应，或者惊惧过度，我双腿绵

软得没有一丝力气，几乎瘫倒在地上。

第一次走进位于喀喇昆仑山腹地的防区，没

有预想中的欢迎，也没有意料中的热情。其实，

部队对接受一个女同志守防是满腹不情愿。因

为全防区均为男性，出现唯一一个女性，生活确

实多有不便。但是卫生队的态度很明确，原计

划上山守防的医生因阑尾炎手术无法执行守防

任务，除我之外无人可派。两个营只有一个医

生，实在捉襟见肘的局面迫使步兵营不得不“屈

从”于卫生队的安排，勉强接纳了我。但全营没

有一个人相信我真的能够和他们一起坚守下

去。因为喀喇昆仑山确实条件太艰苦，边防团

自组建以来，还从未有过女兵守防的历史。

在喀喇昆仑山度过的第一夜，我独自蜷缩

在冰凉的被窝里，茫然凝视着因漆黑而显得空洞

的空间，耳中送来窗外狂风的一阵阵呼啸，清泪

悄悄爬出眼角，沿着鬓角轻轻滑落，浸湿了枕巾。

原以为自己了解高原，原以为自幼不曾娇生

惯养的我能够吃得了高原的苦。但真正走入高

原、体会过高原才知道，高原的苦不是咬牙坚持的

那一刻，它如同黄连的汁液，点点滴滴渗透到你生

活中的每一个细微之处，涓涓不息，看不到尽头。

高原的险不是体现勇敢的一个插曲，而是

时时出现的猝不及防。因无法和男战友同居一

室，只好把药材库当作我的宿舍。时常有肥硕

的老鼠从闭合不严的门缝中悠然出入，随意分

享我的干粮。我也从开始的如临大敌，聚众驱

之，逐渐变得因无奈而视而不见，听之任之。

高原的水永远是极冷的。在冰冷的水中浣

洗衣物，每次伸手到水中，都要踌躇再三，仿佛

是把手伸入虎口一般。终于一咬牙把手伸到冰

冷的水中，仿佛全身都因冰冷而瞬间收缩。还

没有洗完一件衣物，手便冻得麻木，继而生痛，

仿佛有千万根极锐利的小刺蜂拥而至，不停地

刺扎着一个个手指。尤其是冬季，手离开水面

的瞬间，尚未来得及擦干的水立刻凝结成了薄

薄的冰，将五个手指沾在了一起。

在高原，口腹之欲似乎用几个字就可以概

括：“馋！”“很馋！”“馋极了！”任何时候对任何美

食的想象都能激起唾液腺的旺盛分泌。在喀喇

昆仑山腹地，哪怕是在黄金暖季，吃到的蔬菜一

般也是采收 20 多天以后的。叶片青翠不敢奢

望，只要不是蔫黄的便足以令人欣喜。到了漫

长的寒季，蔬菜就只有土豆、萝卜、白菜等冬菜；

甚至连冬菜也没有了，只能靠海带等脱水干菜；

甚至连干菜也没有了，只能用酱油拌米饭。当

期盼已久的暖季来临，偶然看到萌发的绿草，心

中顿时充满望外的惊喜。虽明知不能吃，也常

常会自觉不自觉地摘下几根，放到嘴中嚼一嚼，

感受一下久违了的植物的清新。色香味俱全的

水果更是想象中的奢望。

女儿家都是爱美的，但在高原的女兵仿佛

不知道追求美。那是因为，对生命而言，任何时

候生存都是基本需求，而在高原的生存又是如

此艰难，以至于让人不由忽略了对美的追求。

我不会穿制式衬衣、制式短袖，更没有穿过裙

子，并因此而出过洋相、遭遇尴尬，甚至被人疑

为“作秀”。不会穿是因为我没有穿过，没有穿

过是因为在高原我从没有机会穿衬衣、短袖和

裙子。喀喇昆仑山早已被地质学家定义为“永

冻层”。因寒冷，地表下是如磐石般坚硬亿万年

未曾融化的冰层。即便是最温暖的暖季，我们

的迷彩服里也必须加穿秋衣秋裤，才不至于受

凉感冒。在高原的日子，我几乎都是穿迷彩服

度过的。因为迷彩服宽松、舒适、耐脏，还能够

经得起一日数百里、十多个小时的长途跋涉。

只是迷彩服遮掩的身影从不见女子曲线窈窕，

唯见与男儿一般的壮硕。剪裁合体，能够彰显

女兵飒爽英姿的常服、礼服只能被我羡慕的目

光一遍遍抚摸，在心底一次次向往。

露宿渐渐成了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住过

越野车的车座，那是战友们对女士的优待，因为

卡车的车厢里挤满了露宿的战友；住过卡车驾驶

室，那是在群山之中，我实在无法在挤满男战友

的简陋小店中再挤进自己，无奈之下央求驾驶员

把他的居所让给了我；曾经与陌路男子在“死人

沟”同居一室，那是因为在方圆数百里的雪原我

们别无选择；曾经与男战友同宿一顶帐篷。整夜

辗转反侧难以入眠，那是因为身体朝向炉火一侧

尚有暖意，朝向帐篷一侧则冰冷刺骨，渐渐如同

被浸到了冰水中一般，不得不来回翻转烘烤身

体，不至于身体朝向帐篷的一侧真正冻成冰块。

日子很难，但最难而且几乎无法克服的难

题却是如厕。

防区均为旱厕，拔地悬空十余米。胆战心

惊地蹲在窄小的脚踏板上，长方形的孔洞仿佛

一个巨大的抽风机，丢下的废纸不但不会落下，

反而如同一只只巨大的飞蛾、忽忽悠悠飘摇而

上，让人避之不及。更有甚者，每当遇到旋风助

力，厕底沉积的各种脏纸如同一群疯狂的蜜蜂，

从狭小的孔洞中蜂拥而出，不由分说地扑到身

上脸上。也因此小小的女厕虽然经常打扫，但

仍然时常堆着厚近十厘米，没及脚脖的脏纸。

还有如厕时的高度紧张。防区原本没有女

士，也就根本没有女厕所之说。因我的到来，男

厕相邻的有两个蹲位的狭小空间被指定为女

厕。但一方面也许大家还不适应原男厕的“职

能转换”，一方面可能有时候男厕高峰期过于拥

挤，所以仍有人时不时地到女厕来。这就每每

使蹲在其中的我高度紧张，极力辨别着是否有

脚步声接近，以便及时通过咳嗽、跺脚等方式发

出声音，表示自己的存在。有时风声太大，直到

声音出现在近在咫尺的拐角处才发现，虽然及

时通过咳嗽“吓走”了对方，也使自己紧张不已。

15 年里，一次次遇险，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

过。2002 年 6 月，在库地达坂，差一点被一辆卡

车冲下万丈深渊；2003年 7月，在麻扎达坂，差一

点被坍塌的山石砸成肉饼；2006 年 7 月，翻越小

子达坂和老子达坂，经历了泥石流塌方的危险、

也经历了车辆如壁虎爬山般令人胆战心惊的高

难度动作；2007年 9月，到什布奇边防连，走过普

沙达坂、马阳达坂，趟过厚达 90多厘米的积雪，一

次次触到了阎王爷的鼻子，又一次次侥幸逃脱；

2007年 10月，车队临时调整，将我从一辆车调往

另一辆车，换车后不到 3个小时，我原先乘坐的车

辆便连打几个滚，面目全非地躺在了红土达坂的

荒原上。最危险的是 2008 年 6 月，在黑卡子达

坂，我们差一点被一辆载重卡车挤扁在山崖间。

那一刻，面对突然挤过来的庞然大物，我惊呆了，

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惊呼。驾驶员眼疾手快，驱

使越野车奋力窜上路边的山腰，越野车车顶几乎

是擦着巨大的卡车车轮冲了出去，我们才逃过了

一劫；更侥幸的是，冲出去的越野车虽然大力摇

晃得几乎站立不住，却最终停稳了，而没有翻到

另一侧的深涧中。有一次侥幸、还有一次……

在高原待的时间长了，渐渐习惯了高原的

苦，也看淡了高原的险，但永远无法忍受的是母

子分离那撕心裂肺的痛，永远难以消除的是作

为一个母亲、一个妻子、一个女儿的深深愧疚。

记得第一次离开孩子，孩子还不满周岁。

去车站时我坚持把熟睡的孩子抱在怀中同去车

站。看着孩子甜甜酣睡的小脸，泪水一颗颗滴

落在孩子的脸上。到车站了，孩子睁开懵懂的

眼睛，看到眼前的妈妈，脸上瞬间绽放出一朵灿

烂的向日葵。而年迈的母亲看着泪水涟涟的我

和快乐欢笑的孩子，忍不住泣不成声。车开了，

孩子欢快地向缓缓驶离的火车摆着手。他不知

道，妈妈此去便远在天涯。多么想再多看看孩

子，但眼中怎么也抹不干的泪水像一道密实的

水帘遮挡了视线，使一切都显得朦胧而模糊。

到了喀喇昆仑山，通讯很不方便，偶然打通

一次电话，仿佛中了头彩般惊喜。妈妈告诉我，

离开家的那几天，无论孩子白天玩得多开心，到

了傍晚，一定如归巢的鸟儿般寻找妈妈。于是，

他蹒跚着走遍每一个房间、找遍每一个角落，寻

找妈妈的踪影。他希望妈妈是在跟他玩捉迷藏

的游戏，随着他的声声呼唤，会突然出现在他的

眼前。但最终孩子只能在失望的呜咽中睡去。

妈妈告诉我，我留下的录像带成了最令孩子伤心

的东西。原以为孩子看到妈妈的影像会开心，事

实却恰好相反。每次只要放出影像，孩子无论在

做什么，都会立刻专注起来，他认真寻到声音来

源，欢笑着飞快朝会说话的妈妈爬去。到了电视

前面，却怎么努力也无法爬到近在咫尺的妈妈怀

里，于是孩子又飞快地绕到电视后面，却惊奇地

发现妈妈也不在这里。当孩子终于明白，这个近

在咫尺的妈妈不会把他搂在怀里，也不会亲亲他

的小脸，终于坐在电视机前泪如雨下。妈妈告诉

我，孩子只要在电视上看到女军人出现，就会叫

妈妈；到街上，看到所有的男军人都会追上去叫

爸爸。妈妈告诉我……每一次，电话的那头是

咿呀的稚语，电话的这头是泪如雨下泣不成声

的我。每一次探亲归队时的母子分离，都会把

我伤痕累累的心残忍地撕得粉碎。

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渐渐有了追随父母

的能力。2002 年回乡探亲即将归队，亦如以前

每一个假期结束的前奏，我开始疯狂采购物品

整理行装。孩子每每看到墙角的红皮箱便禁不

住泪如雨下。因为怕我难过，孩子总是尽力控

制着自己，压低了的抽泣声伴随着如雨的泪

水。稚儿的哭喊固然令人心碎，而幼儿压抑的

抽泣更令人心痛得无以复加。在孩子的坚决恳

求下，我答应带他到喀什。虽然也曾给孩子解

释，喀什驻地离妈妈的防区还有近 1600 公里的

山路。可对一个幼儿来说，距离的概念总是那

般抽象，只有紧紧追随即将从生活中消失的妈

妈才是眼前最重要的事。但这是令我至今后悔

的一个决定。回到山下驻地营区稍作停留我便

踏上了去防区的路。丈夫也在边防连，家中只

剩下孩子孤零零一个人。只有 6 岁的孩子面对

陌生的环境、陌生的面孔，一下懵了。他不停地

给我打电话。孩子在电话的那一头泣不成声，

我拿着手机泪流满面。车到叶城普沙，手机信

号便断断续续，继而就彻底没了信号。我不知

道孩子一个人在房间连电话里妈妈的声音也听

不到会是怎样。也许孩子在不停地徒劳地拨着

电话，但话筒里永远是一个毫无感情色彩的女

声重复着同样的一句话：“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

务区……”当黑暗降临时，一个 6 岁的幼儿首先

想到的一定是妈妈，但妈妈在喀喇昆仑山的腹

地，什么也做不了，连打一个电话也不可能。我

仿佛看到孩子在暗自垂泪，伤心啜泣。

此后的日子里，绝大多数时候孩子是一个

人在喀什那间被称做“家”的房子里。年幼的孩

子每天提早起来，到离家 10 多公里外的喀什去

上学。傍晚放学回来，有时能赶上吃一点大灶

上的剩菜凉饭，更多的时候是吃不上饭。孩子

告诉我，每天放学同学们都是欢天喜地的回家，

而他最害怕的就是放学回家，他害怕一个人孤

零零待在家里；孩子告诉我，他每一次回家第一

件事就是打开房间所有的灯，仿佛这样才安全

一些；孩子告诉我，他最开心的事是从学校回来

飞奔到大灶，炊事班的叔叔竟然还没有下班，他

可以有饭吃了，哪怕是剩菜凉饭，也比方便面火

腿肠好吃得多；孩子告诉我……我不知道如何

形容一个母亲对孩子视如生命却不得不分离的

痛，一个母亲爱子至深，然明知孩子过得艰辛苦

涩却无能为力的痛，我只想说，如果心痛能够让

人心碎，我，还有因我而心痛的幼儿和父母，我

们的心一定早已碎如齑粉。

不得已，孩子又回了河南老家。当孩子提

着换洗的衣服、脏乱的书包和吃剩下的一点干

粮，摇摇晃晃出现在外公外婆面前时，看着他蓬

乱的头发，消瘦的面孔，二老忍不住老泪纵横。

这是孩子唯一生活在父母“身边”的一次经历，

但这次“团聚”一定给孩子的心灵造成了严重创

伤。从此以后，直到孩子考上大学，他再也没有

提出想和父母一起生活的愿望。

当年到高原的原因之一是为了夫妻团聚。

但到了喀喇昆仑山才知道，因为工作岗位不同，

夫妻相聚比以前更难。重重叠叠的山常常使我

们相隔千百里之遥。2006 年初，丈夫在高原执

行任务途中不幸遭遇车祸，胸椎、尾椎等多处骨

折。但此时我却接到了归队通知。在高原边防

工作 21 年的丈夫没有多说什么，默默支持我踏

上了高原的路。丈夫先后辗转三级医院救治，

我却没有在丈夫身边照顾他一天。同为边防军

人的丈夫理解我，多年来从没有任何抱怨，但偶

然他会用羡慕的口吻说起战友们的妻子。妻子

会为他们洗熨衣裳、整理着装；妻子会给他们煲

汤熬粥，做出合口的饭菜。每当此时，我便会默

不做声。不仅仅是我的丈夫，相信这是每一个丈

夫都期待的。这些琐碎小事里饱含了妻子对丈

夫深深的爱意和浓浓的温馨。对丈夫的期待和

向往，我心中充满愧疚，只能以沉默作答。

还有年迈多病的父母。孩子自幼交由父母

帮助照顾，10 多年里他们付出了多少辛劳不得

而知，仅仅是对女儿日日穿越生死线的忧心、痛

惜，就足以让他们时时牵挂，白发早生。

虽然经历了许多，承受了许多，但我很幸

运，因为我还活着。而身边的一些战友却把年

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2005 年，边防连军医傅先锋，巡逻途中牺

牲。牺牲前甚至没有来得及发出一声惊呼；等

战友们回过头来寻找他的时候，只能从山崖边

碎石的痕迹上判断，他由此连人带马滑落山

涧。一周后，在距离边境线很近的我方境内河

道中，发现了他已面目全非的尸体；2011年 1月，

驻阿里某部主任耿显峰，结束休假归队途中，所

乘车辆从半山腰翻滚至 156米的山谷中，当场死

亡，32 岁。同车死亡 16 人；2012 年 1 月，医疗站

三期士官谢晋，回乡探亲途中，因雪大路滑，所

乘车辆发生翻车事故，坚硬的车框瞬间掀去了

他的半个头颅，惨白的脑浆沾染着猩红的鲜血

涂染在银白的雪地上，死亡时年仅 27岁；2012年

11 月，阿里军分区扎达县武装部干事李立伟，因

病死亡。他前一天刚结束休假归队，次日晨起

隐隐感到不适。周围的人确实没有过于在意，

因为胸闷不适，甚至头痛欲裂在高原都是最常

见的症状。大家交代他在房间好好休息，便都

去开会了。中午，等大家散会回来，只见他已经

倒在床边的地上。一双手徒劳地伸向门的方

向。痛苦中，他可能预感到了死神的降临，拼命

挣扎跌落床下，并拼尽全力爬向门的方向。他希

望爬到门外，希望有人看到自己，希望有人听到

自己微弱的求救声。他不想死，他还太年轻，生

活中还有太多的美好没来得及体味。他多么希

望看着幼儿长大，多么希望与妻子相濡以沫，多不

希望父母因白发人送黑发人而痛断肝肠。但他终

于没有获得生的机会，悄悄离去了。临终前甚至

没有来得及给亲人留下一句遗言。此前，李立伟

身体一直很健康，从无心脏病等相关病史。他从

调至高原工作到牺牲刚满 10 个月。牺牲时年仅

32岁，家中幼儿仅 3岁。还有……还有……

这就是高原边防，走进这里，便意味着艰

辛、苦涩、危险、心痛；意味着奉献、牺牲；意味着

许许多多的始料未及……

回望人生，如果没有选择高原，我会和绝大

多数母亲、妻子、女儿一样，呵护着自己深爱的

人，也被自己深爱的人呵护。但这一切从走上

高原的那一天起，就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奢

望。而且一颗柔软的心一次次伤得鲜血淋漓，

痛得碎如齑粉。如果没有走进高原，我会和医

院的许多同事一样，享受舒适，品味精彩，而不

似今日，历尽千难万险，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

过。我有一千个理由后悔，有一万个理由抱

怨。为什么，付出了许多、牺牲了许多却不后

悔？为什么历尽艰险苦涩依然执着？

2013年 8月的一天，在军分区杨诚政委的特

意安排下，我第一次得以乘巡逻艇行驶于班公

湖面。阿里高原正午的阳光透过稀薄的大气

层，带着刺目的光亮倾斜到湖面。

我没有到船舱里躲避日光的直射，尽管我

深知高原阳光里含有极为强烈的辐射，尽管我

知道这些辐射对人体、对肌肤有严重的影响，尽

管我知道自己每一次在高原肤色都黑得令人不

忍目睹。这一切的一切我都知道，但我依然舍

不得离开甲板。因为周围一切的一切都是那样

深深地吸引着我。

班公湖，藏语称之为“措姆囊拉任波”，意为

“长脖子的天鹅”。班公湖确实像一只优雅而美丽

的天鹅。而且，正如她的名字一般，脖子格外长。

靠近日土县的德卜姆切犹如天鹅浑圆的腹部，其

他绝大多数地方均为狭长如河道般的湖面。

静静坐在甲板上，目光贪婪地抚摸着眼前

的一切。近观船舷旁，湛蓝的湖水如柔软的丝

缎，轻轻托起了巡逻艇；艇尾，湖水则全然不见

了令人心醉的沉静。它们急急匆匆从艇下蜂拥

而出，在螺旋桨的有力搅动中，瞬间化身为一捧

捧珍珠、一堆堆碎玉；数不清的圆润珍珠轻盈跃

出，又极速汇入不断涌出的碎玉堆中。昔日，班

公湖鱼极多，常常追随巡逻艇游动，时不时在螺

旋桨的搅动中跃出水面，一不留神还跃到了甲

板上。“西海舰队”的官兵们常常为这从天而降

的美食喜不自禁。现在，班公湖的鱼明显比以

前少了许多，是因为人们的捕捞还是因为生态

平衡受到了影响。

放眼远眺，从船边缓缓向后移动的群山，熟

悉的如同自己手心的掌纹。浑圆的山峦稳稳端

坐在如象足般硕大的山脚上，仿佛这是它们一

成不变的模样。然而我知道，在地壳残酷折叠，

把特提斯海变成山峦的那一刻，它们也曾经是

锋芒毕露的险峻、千姿百态的奇丽。现在，山顶

的浑圆展现着群山历经的万年风霜，亿年沧桑；

山体的沟壑诠释了它们由尖锐变圆润的过程；

山脚下山体细胞的堆积则证实了高原的演变。

这就是阿里的山，这也是阿里成为“世界屋脊的

屋脊”的缘由。

山脚下，会出现一抹抹绿色，这些绿色或者

明显，或者不明显，甚至隐隐约约若隐若现，如

果不是仔细瞧，几乎难以发现。只有走过阿里、

走过班公湖的人才知道，那零星的绿色里会拥

有多少令人感动的生命。

走 近 绿 色 你 会 发 现 ，那 也 许 是 一 片 班 公

柳。高原生命的生存永远是那般艰辛，没有人

不知道班公柳的生命中经历了什么，只看到它

经历残酷磨砺后的顽强。几乎没有一棵班公柳

的枝叶是完整的。它们的树皮总是被残忍地撕

脱了一部分、一半，甚至更多，甚至一丝不挂，在

高原肆虐的寒风中裸露着白森森的胴体。许多

班公柳承受不住这样的残酷折磨死去了，而在

残根断枝上又萌生出稚嫩的新绿。无人能够预

测这新绿能否长成，但这新绿却彰显了生命的

不屈。

视野中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陆续走进脑

海，混沌的脑海豁然开朗，困惑自己多年的问题

终于浮现出答案，而这个答案是自己找了许久

而不得的。

戍守高原十五载，在艰险苦涩和痛苦忧伤

中，在忍耐坚守和牺牲奉献中，不知不觉间，这

片土地已经悄然融进我的骨血，成为了我生命

中的一部分。我深爱这片土地，因为高原的美

丽，更因为领土的神圣，这片美丽只应属于我的

祖国。我深爱这片土地，爱得是那样刻骨铭心、

爱得是那样难舍难分。这是一个边防军人对自

己付出所有守卫着的土地的热爱。

此生作为一名边防军人，为保卫祖国神圣

的领土、为守护人民美丽的家园，牺牲所有我无

怨无悔。

我深爱这片土地
———一位女兵来自喀喇昆—一位女兵来自喀喇昆仑山的仑山的报告报告

汪 瑞

上哨。 向文军 摄

团体心理疏导。 罗向全 摄汪瑞为边防战士做心理疏导。 罗 乐 摄

巡逻救护伤员。


